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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里的土地神
陈大康

《西游记》 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类

神祇是土地， 可是作品中最先出现的居

然是天上蟠桃园的土地。 悟空奉玉帝之

命掌管蟠桃园， 进门时却被土地拦住，

原来他并没有接到悟空上任的通知， 可

见玉帝根本没将这次工作安排当回事，

不像上次任命弼马温， 还特派木德星君

送他去御马监上任。 蟠桃园土地得知悟

空是新领导， “连忙施礼”， 还叫来锄

树、 运水、 修桃与打扫的力士们 “都来

见大圣磕头”， 还引导悟空视察并介绍

情况。 这些描写使人有点疑惑： 天上无

土， 何来土地？ 相反， 悟空在花果山称

王时 ， 在此脚踏实地之处 ， 怎未见土

地、 山神现身？

土地神也称社神， 古代作为国家代

称的 “社稷”， 本意是指古代帝王、 诸

侯祭祀的土地神和谷神。 东汉蔡邕 《独

断》 卷上曰： “社神， 盖共工氏之子勾

龙也， 能平水土， 帝颛顼之世， 举以为

土正。 天下赖其功， 尧祠以为社。 凡树

社者， 欲令万民加肃敬也。” 但 《礼记·

祭法》 却称：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

子曰后土 ， 能平九州 ， 故祀以为社 。”

先秦时期社神地位极高， 祭祀典礼也由

天子或各地行政长官主持。 汉唐以后，

社神地位有所下降， 祭祀也不限一地，

其原因如汉无名氏撰 《孝经纬·援神契》

所言： “社者， 土地之主也。 ……土地

广博， 不可遍敬， 故封土为社， 以报功

也。” 所以各地山陵园地， 均有大社坛，

这些社坛后来又演变为各种 “土地庙”，

土地神也逐渐变成道教神系中位卑的小

神。 长育万物的土地是人生存的依赖，

土地神尽管位卑， 却仍是人们虔诚供奉

的对象。

《西游记 》 中土地神虽然频繁出

现， 却未见到他们受供奉的景象， 也没

见他们在履行保证当地五谷丰登的职

责。 这部神话小说中的土地神， 显然是

根据故事情节需要设置的角色， 哪怕天

上无土， 也可安排土地神现身。 土地神

随处都有， 于是只要情节推进或转折需

要时， 都可拉出土地神帮忙， 实在是比

较方便； 又由于人们向土地神的祈愿各

式各样， 于是他们便与辖区婚丧喜事、

天灾人祸 、 鸡鸣狗盗等各类杂务沾上

了边 ， 相当于人 间 的 地 保 、 甲 长 ，

《西游记》 中的土地神基本上都承担了

这一角色。

唐僧师徒一路西行， 所到之处均是

陌生之地， 一旦遇见事端， 首先就得了

解面临的境况， 而尽管是荒山野岭， 杳

无人烟， 土地神却无处不在。 这些 “地

里鬼” 是极佳的情报员， 这是作品频频

安排其现身的重要原因， 不过他们常是

被迫登场。 鹰愁涧的白龙马吞食了唐僧

的坐骑， 唐僧便讽刺悟空道： “你前日

打虎时， 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 今日

如何便不能降他？” 悟空气得三尸神咋，

七窍烟生， 情急中便 “念了一声唵字咒

语 ” ， 当地的土地与山神 “一齐来跪

下”。 他们禀告了白龙马的来历与收服

他的途径， 全靠这宝贵的情报， 问题才

得以解决。 悟空偷盗人参果时， 掉落的

一个入土而没 ， 便怀疑是落入土地之

手， 念了唵字咒语将他招来。 土地根本

没资格接触人参果， 却知晓摘取之法，

若无他的情报， 后来也不会有猪八戒吃

人参果的故事。 悟空百般寻觅却找不到

白鹿精藏身的清华洞时 ， 也是念一声

“唵 ” 字真言 ， “拘出一个当坊土地 ，

战兢兢近前跪下”， 靠他指点， 清华洞

便展现在悟空眼前 。 此外 ， 棒打白骨

精、 乌鸡国灭妖、 扫除蜘蛛精与擒拿玉

兔时， 悟空也都曾念 “唵” 字真言召唤

过土地。

不仅悟空召唤过土地， 如来镇压悟

空后， 也是念动真言咒语招来五行山土

地， 令他 “居住此山监押”； 观音菩萨

水淹钻头号山收服红孩儿前， 也是 “念

一声 ‘唵’ 字咒语”， 令土地好生安置

三百里内的生灵。 她到长安寻觅取经人

时， 路过土地庙就住了进去， “把个土

地赶到城隍庙里暂住”， 后来她又差遣

自家驻地落伽山的土地给唐僧送去鞍

辔。 他们召唤、 差使土地似是理所当然

之事， 但事实上这里存在着身份系列问

题。 土地是道家系列神祇， 悟空此时却

是佛家子弟 ， 如来与观音更是佛门尊

者。 “唵” 字真言也是佛门咒语， 道家

差遣土地是用 《安土地神咒》： “经坛

土地 ， 神之最灵 ， 升天达地 ， 出幽入

冥。 为吾关奏， 不得留停。 有功之日，

名书上清。” 佛门与道家是两个不同宗

教， 正如五庄观那二位童子所言： “道

不同， 不相为谋。 我等是太乙玄门， 怎

么与那和尚做甚相识！” 不过悟空、 八

戒等人的观念与之不同， 他们都是道家

弟子改皈佛门， 八戒认为道家 “与我们

衣冠虽别， 修行一般”， 在他看来， 改

行做和尚只是换穿僧衣的差别而已。 八

戒与佛门接触比较早， 当年佛门相助天

廷镇压悟空后， 代玉帝传话请如来留步

的就是天蓬元帅。 八戒离开高老庄时换

上了 “青锦袈裟” 是出于无奈， 他在西

行路上还一直怨言不断： “原说只做和

尚， 如今拿做奴才。” 相比之下， 土地

心中有埋怨却不敢有丝毫表露， 他们听

到佛门的 “唵” 字真言就得即时赶来跪

下服侍， 道家诵念 《安土地神咒》， 他

们又得忙前忙后地奔波， 一仆而二主，

苦哉！

土地还受到盘踞各地的妖精们的欺

压。 悟空原以为遇见妖精， 只要 “发一

张批文”， 就可着土地 “递解他起身”，

“若是天魔， 解与玉帝； 若是土魔， 解

与土府 。 西方的归佛 ， 东方的归圣 。”

然而事实颠覆了他的观念。 悟空见到钻

头号山的土地山神时大吃一惊， 那些狼

狈的穷神身上竟然是 “披一片 ， 挂一

片， 裩无裆， 裤无口的”。 原来， 红孩

儿在此处占山为王， “把我们头也摩光

了， 弄得我们少香没纸， 血食全无， 一

个个衣不充身 ， 食不充口 ” ， 而且还

“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 烧火

顶门， 黑夜与他提铃喝号”， 就连小妖

精也向他们 “讨甚么常例钱”， 没奈何，

“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 早晚间打点群

精”， 否则 “就要来拆庙宇， 剥衣裳”。

而天竺国御花园的土地庙， 就干脆让玉

兔精强占了。 土地们忍气吞声， 也不敢

向上级汇报， 比丘国土地向悟空哀告：

“奈何妖精神威法大 ， 如我泄漏他事 ，

就来欺凌 。” 那白鹿精的后台是寿星 ，

位卑的土地怎敢得罪？ 平顶山土地也是

因为惧怕妖精神威 ， 银角大王一念咒

语， 居然就移来须弥山与峨眉山压倒了

悟空。 悟空愤怒地斥责： “你倒不怕老

孙， 却怕妖怪！” 土地答道： “那魔神

通广大， 法术高强， 念动真言咒语， 拘

唤我等在他洞里 ， 一日一个轮流当值

哩。” 其后台是土地的领导的领导。 车

迟国土地更过分， 悟空与鹿力大仙比试

砍头 ， 他因惧怕鹿力大仙的五雷法 ，

“暗中真个把行者头按住了”。 当然， 利

诱也是重要的原因， 鹿力大仙答应事成

后， “与你把小祠堂盖作大庙宇， 泥塑

像改作正金身”。 西行路上那些妖精的

出身基本上都可追寻， 银角大王是太上

老君的烧火童子 ， 白鹿精是寿星的坐

骑， 通天河的灵感大王是观音荷花池里

的金鱼， 黄眉大王是弥勒佛跟前司磬小

童。 妖精在形式上看来是第三方， 土地

的主子其实还只是道家与佛门两家。

土地们痛恨妖精， 也花费了不少精

力打听他们的底细。 盘丝岭土地用了七

年时间摸清了蜘蛛精本相及其活动规

律； 老鼠精在黑松林作案， 该处土地却

查清其老巢是千里之外陷空山的无底

洞； 竹节山土地知道九头狮精是太乙真

人的坐骑， 这些情报对悟空降魔除妖起

了关键作用。 不过他们却不主动汇报，

唐僧师徒只是行脚僧， 倘若他们走后妖

精仍在 ， 提供情报的土地必遭残酷报

复。 悟空也清楚那些土地的心思， 在不

少场合直接用强硬手段威逼 ， 他有时

“变作大闹天宫的本相 ”， 三根金箍棒

“在林里辟哩拨喇的乱打”， 结果就打出

了土地与山神。 有几次悟空开口第一句

话， 就是要土地与山神 “伸过孤拐来”，

让他打几棍散心， 等他们 “叩头哀告”

后再提供情报， 可靠性就增强不少。 悟

空念一个咒， 就会让 “土地老儿在庙里

似推磨的一般乱转”， 因为他们听说悟

空 “一生好吃没钱酒 ， 偏打老年人 ”，

故而一见面， 就只有 “战兢兢的跪在路

旁” 的份了， 有时还得说些 “不伏天不

伏地混元上真” 的奉承话。

土地太害怕也会影响情报质量， 这

时悟空就需视具体情况而行事， 或直接

承诺： “你休怕， 我不打你”； 或宽慰

道： “我且不打你”， 但后面还有一句

“寄下在那里” 以保持威慑力； 或是加

大威逼 ： “快快的从实供来 ， 免打 ！”

作品中写到这类场景， 有时还干脆用了

“审问” 一词。 不过， 金皘山土地是主

动向悟空提供情报， 但他是化身为 “毡

衣苫体， 暖帽蒙头” 的老翁， 一时未识

破其本相的悟空恨恨地斥责： “这般藏

头露尾， 是甚道理？”

《西游记》 中写了二十三处的土地

神， 要特别一提的是火焰山土地， 他主

动找上悟空， 不仅送去斋食， 而且还提

供了详尽情报， 与悟空对答时也不卑不

亢 ， 全无其他土地那般战战兢兢的模

样。 当悟空向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索讨芭

蕉扇及后来拼死相搏时， 这位土地成了

得力参谋， 还亲率阴兵参战。 其来历也

不凡， 当年悟空大闹天宫被擒， 太上老

君将他推入八卦炉中炼丹， 四十九天后

丹没炼成， 丹炉却被悟空蹬倒， 几块砖

落至人间化为火焰山。 事件责任人显然

应是兜率宫的领导太上老君， 结果却是

守炉道人被罚至火焰山当土地。 当悟空

用芭蕉扇连挥三下止息了火焰， 唐僧师

徒准备过山时， 土地要求悟空继续挥扇

以断绝火根 。 他可重回天廷固然是原

因， 但 “拯救这方生民 ” 确是他的心

愿 。 在 《西游记 》 中 ， 切实履行保佑

当地五谷丰登职责的土地 ， 似乎也只

有他了。

风水龙港
王必胜

去年夏天走龙港 ， 多少有点稀里

糊涂———说是去温州 ， 到后才知 ， 这

是一个不到周岁的城市 ， 一个由农民

之城发展而来的全国最新最小的城市。

因为没有期待， 所以倍觉精彩。

可别小瞧这个地名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城市， 在环温州的大经济圈中，

这个蕞尔新城 ， 趁改革开放之东风 ，

得益于新时代区位经济的发展开拓 ，

得益于中国沿海创新的经济大势 ， 成

为全国第一个由农民之城变为温州辖

属的新兴城市。

一

好风凭借力 ， 改革开新篇 。 开放

的时代造就了新龙港 ， 玉成了东海之

滨一个村镇的华丽转身 。 鳌江畔 、 玉

苍山之南， 2019 年 8 月， 国务院批复

镇改市， 朱红大字的铭牌———龙港市，

竖立在这个从前的海边渔村上。

庆祝的声浪余响在耳 ， 原来的主

管苍南县某某单位的字样还在一些名

片上存留 ， 而新格局展现的新气象 、

新面貌 ， 已显示出新生城市的活力与

生气。

有诗人说 ， 这是中国的 “城市婴

儿”。 是的， 作为一个城市， 她刚自襁

褓现身 ， 经历了中国农村乡镇现代化

阵痛的艰辛与收获。

时间上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

“灯不明 ， 水不清 ， 路不平 ”， 是这个

无名小渔村的写照 。 改革开放东风劲

吹， 龙港从沿江傍海的地理优势出发，

先是成立镇级的龙港港区 ， 由过去的

龙江公社的五个大队组成。 组建乡镇，

搭建平台， 为了吸引农民 “进城”， 还

在省报上公布优惠政策 。 一开始 ， 领

导带队 ， 多次深入村中游说 ， 镇上成

立 “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 一个特有

的建制名称 ， 昭示了吸引农民进城的

诚心 ， 十天之内 ， 有二千七百多个专

业户加入 。 之后是政策上的支持 、 扶

持 ， 找准温州人经商意识强的特点 ，

帮助众多企业及时举办物资交流会。

1984 年， 党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了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落户”， 更是

让龙港人有了底气， 农民进城经商、 定

居、 建房， 生活基本问题一一破解， 当

时在全国来说， 此属开创之举。 身份和

居住的变化， 稳住了人心。 本来就敢为

天下先的温州人， 其创新精神插上腾飞

之翼， 于是， 农民变为城里人， 打工者

居有定所， 户口、 房子得到解决。 以人

为本 ， 聚集英才 。 小小龙港 ， 活力初

现， 新兴城镇， 蓄势待发。

东风骀荡 ， 春华秋实 。 多年的城

市梦 ， 一下子成为现实 ， 奋斗经历令

人难忘 。 当年的参与者陈君球回忆 ，

龙港发展初期曾几经波折 ， 也有人怀

疑过 。 港区成立时 ， 八千多农业人口

的五个自然村 ， 面对一片滩涂 ， 野草

芦苇 ， 荒滩水坑 ， 办公室也是一个渔

业队的旧房子 。 没有电 ， 用蜡烛 ； 吃

水困难 ， 从对岸的镇里带来 。 而资金

和人员的缺乏更为突出 。 但是 ， 开弓

之箭 ， 岂能回头 。 领导身先士卒 ， 夙

兴夜寐。 “梦在心中， 路在脚下”， 是

他们的行动， 也是切身体会。

乘风破浪 ， 修得正果 。 当年名噪

一时的 “中国第一座农民镇”， 在中国

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 ， 进入改革发展

的快车道 。 龙港的大跨越 ， 迈出了三

大步 ： 建镇初期变荒滩渔村为 “中国

第一农民城”， 为其一； 再， 工业化与

城市化良性互动 ， 由 “农民城 ” 到

“产业城 ”； 三是 ， 顺应温州大都市布

局下的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 ” 的新型

城镇发展 ， 变 “产业城 ” 为新型的城

镇化改革试点 ， 提升全国第一个 “镇

改市” 的内涵和品质， 打造四大名片：

全国小城建设示范城 ， 中国印刷城 ，

中国礼品城， 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

产业兴城 ， 模式创新 ； 科技的动

能 ， 文化的引领 ， 一个个有着地方特

色和行业优势 ， 浸润着文化内涵的新

业态 、 新品种 ， 为龙港的发展助力 ，

提升新型城市的人气 。 从小生意到大

产业 ， 从手工作坊到新技术革命 ， 仅

以印刷业为例 ， 龙港近来着重打造的

印艺小镇 ， 聚汇了国内知名的印刷企

业 。 一个初具规模的印刷博物馆 ， 有

着众多的印刷物品馆藏 ， 是龙港代表

性产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再现 ， 也是中

国印刷业的历史见证 。 占地近二千亩

的印艺小镇， 16 家名企入驻， 其中有

八戒印艺总部等印务企业大佬 。 这里

定期举办的展览会 、 博览会及学术交

流 ， 着眼高端论坛 ， 已成功举办了四

届中国印刷与创意海峡两岸论坛。

龙港市区中心大道 ， 一座古色古

香的建筑 ， 仿旧式的黑白色彩 ， 引人

瞩目 。 这里 ， 闹中取静 ， 有一个很大

气的名字 ： 城市文化客厅 。 文化者 ，

如风如缕 ， 潜移默化 ， 书香飘溢 ， 惠

及书人。 阅读区、 展示区、 沙龙中心、

艺术长廊 、 咖啡屋 、 茶室 、 书吧 ， 一

应俱全 。 一缕书香中 ， 可见马克思 、

爱因斯坦 、 鲁迅 、 胡适等大师们的雕

像 ， 可在各类历史文化典籍中 ， 与先

贤神会。 长长的条桌、 圆圆的小马凳，

营造读书环境 ， 这一方安静之地 ，

“兼具城市书屋， 独立书店， 人文会客

厅等功能 ， 定位于 ： 一个为心灵构筑

的家园 ， 一个关于阅读 、 音乐和梦想

的空间 ， 一个典雅的艺术殿堂 ” 。 那

天 ， 一群小学生在充满童话色彩的儿

童图书角随意地翻读 ， 一个温馨而美

好的安静阅读画面定格于来访者心中。

疫情缓解之后， 每月的 “壹日读书会”

重启， 每月第一日读书， 每期一主题，

有专家学者 ， 有学生少年 ， 主讲与答

问 ， 教学相长 ， 神圣地阅读 ， 也在快

乐中阅读 。 因为有一大批热心人 ， 包

括本土作家 、 诗人李玉信 、 李统繁等

人 ， 精心组织 ， 坚持下来 。 一个城市

的文化精进 ， 必有一批有担当的播火

者 。 客厅 ， 不只是门面 ， 打造城市文

化客厅 ， 也筑就了一个新兴城市的人

文之魂。

二

“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 走

龙港郊区， 领略自然风光、 社会风情，

不禁令人想到这一千六百多年前陶诗

的意蕴。

仲夏 ， 阳光炽烈 ， 华中社区的

“小江南 ” 庭院 ， 大片荷叶如擎雨盖 ，

密匝丰茂 。 莲花灿烂 ， 流水清澈 。 前

面的一条小河渠 ， 乌篷船往来 ， 水清

草绿 ， 江南风情院 ， 一个生态纯美 、

清静如许的城市后花园。

有大半个运动场大的荷塘中 ， 壮

硕的叶片连成一片偌大绿毯 ， 遮住水

面 。 亭台楼阁 ， 铁索小桥 ， 走上去不

乏惊险 。 几位文友也许好久没有走铁

索了， 孩童般地跃跃欲试。 一摇一晃，

放浪嬉戏 ， 露出了儿时的狂野 。 荷田

衬托远近楼门、 田舍， “镇改市” 后，

社区宜居环境按城市标准建设 ， 而这

一方荷塘 ， 绿水红花草坪 ， 或许是为

了留下乡间记忆， 记住乡愁。

与这方水塘邻近 ， 一大块长满万

寿菊 、 格桑花的草坪簇拥着独立的风

车 ， 一列载着孩子们的慢悠悠的儿童

小火车 ， 几匹悠闲的小驯马掩映在浓

密高大的樟树 、 桂树间 。 黄昏渐近 ，

炊烟升起， 院子里的早桂花和着油香。

这是近郊居民生活的一个侧影 。

平静安逸的日常融入了大自然 ， 有了

更多的休闲 。 城市化之后 ， 打造宜居

环境 ， 乡村变为社区 ， 诗意地居住成

为人们的共识 ， 也是众人的期待 。 龙

港提出了近期内的美丽城市规划 ，

“绿野朝阳” “美丽海港” 和白沙刘店

田的 “最美田块 ” 等成为这一目标的

先行者。

闻名来到华中社区 ， 高大的文化

墙上 ， 图文介绍了温州市美丽乡村的

示范村情况 。 宽敞整洁的人行道 ， 绵

延在绿色环抱的小区 ， 身着工服的两

位年轻清洁工 ， 头顶笠帽 ， 肩挎着柳

条筐在干活 。 我们含笑相对时 ， 一位

陶姓工人说 ， 在这里做了一年多 ， 每

天约五六个小时 ， 平时多是 “扫点落

叶， 捡拾纸屑”。 说着， 一阵风吹下了

行道树叶 ， 他们举起手中笤帚 ， 紧跟

着那飞舞翻卷的叶子 。 龙港一些条件

好的社区 ， 早已实行垃圾分类 ， 也有

的是智能化的垃圾收纳柜， 地面整洁，

无多杂物 ， 因此 ， 社区清洁的工作强

度减轻了不少。

中对社区是个环境优美的社区 ，

河水绕街 ， 繁花绿草 ， 榕叶累累 ， 樟

树挺拔 ， 形成公园景致 。 临水而建的

楼房 ， 呈欧式风格 ， 乳黄墙面 ， 显出

清雅秀丽 。 园区的路面平整光亮 ， 偶

见几片落叶 ， 在新划的行车线与路面

的黑色上 ， 妆成一景 。 好的环境 ， 自

然促进了人们好的生活习惯。

习惯成自然 。 好的风习 ， 好的风

尚， 有了无形的影响， 就会传承下去。

龙港的社会化服务 ， 惠及民生 ， 坚持

有年 ， 渐成风气 。 早年就开始关注养

老工程 ， 像中对社区 ， 一幢马蹄铁形

的六层楼房 ， 是敬老养老的较新的建

筑 ， 每间独立住房 ， 设备齐全 ， 设施

干净 。 河底高社区处于城市中心区 ，

多年来传承孝德为先 、 老有所养 ， 成

为有名的 “中华孝心 ” 示范村 。 一幢

30 年前就建成的老人公寓， 至今仍然

承载着这份深沉的情感之重 。 那天小

雨淅沥中 ， 我们来到河底高社区 ， 问

这名称由来 ， 才知是多数人家姓高 。

族群的力量凝结了传统文化的优势 ，

让孝道恩德在平民人家中代代相传 。

这是一幢老旧的五层楼 ， 楼道拐角处

贴着多幅孝悌内容的宣传画 ， 几张有

点稚拙的漫画 ， 画中母亲洗脚 、 儿子

扇扇， 配文写道： 报祖国恩、 父母恩。

每一个经过的人 ， 看了都会引起情感

的触动 。 社区书记高福喜说 ， 这些是

我们宣扬孝义德行的一部分。

这幢三十多年的简易楼就是老年

公寓 ， 住着十多户老人 。 社区组织志

愿者定期来做义诊 、 理发 、 搞卫生 。

走进一户住在公寓已有十多年的人家，

约四五十平方米中 ， 是简单的摆设 、

齐整的家什 。 女主人七十多岁 ， 笑盈

盈地说， 我们住在这里， 安心、 顺心，

生活方便 ， 同隔壁邻居熟悉亲密 ， 精

神上快乐 ， 社区也关心我们 ， 有什么

事都能去求助 。 同去的高书记说 ， 社

区的 “中华孝心示范工程” 从 2015 年

开始 ， 建成了孝心课堂 、 道德课堂 ，

尊老爱亲成为风气 。 特别是有志愿者

来为老人服务 ， 几年前从北京来的志

愿者路先生 ， 坚持三年 ， 带来了新的

思路 ， 做了好多工作 ， 让我们深受感

动 ， 也带动了我们青年和学生 ， 如今

志愿者行动成了自觉。

在简朴的社区办公室中， 贴着数张

关于孝义， 关于家庭和睦， 关于养老爱

老的宣传文字图片 。 五年前办的社区

《孝心报》， 上面有 “孝心活动 ” 的报

道 ， 及有关 “孝心人士 ” 受奖励的介

绍。 斑驳的墨渍， 发黄的文字， 留下了

一个个村镇精神文明建设的印记。

三

龙港 ， 傍江临海 ， 城市名头其来

有自， 蛟龙出港之谓。

水 ， 生命之源 ， 也是城市之魂 ，

生机之源 。 龙港水系发达 ， 湿地开

阔 ， 海与江的汇合之地 ， 滋润出生命

的奇瑰。

甫到龙港 ， 掌灯时分 ， 来到龙港

夜景地———著名的浙江八大水系之一

的鳌江外滩。

一江两岸 ， 龙港 、 鳌江毗邻 ， 原

来同属平阳县辖 ， 如今南北分治 ， 瓯

南大桥一线牵两市 。 两岸高楼林立 ，

霓虹闪烁 ， 江水绚丽 ， 各展其美 。 盛

夏稍嫌燥热的天气 ， 也挡不住市民的

热情 。 夜市大排档 ， 露天卖场的儿童

玩具车 ， 熙熙攘攘 ， 热闹红火 ， 迎着

江风 ， 逶迤在深夜中 。 行走在江边景

观道 ， 一干人马 ， 在江边临时组成唱

台 ， 有越调清婉 ， 有瓯调激越 ， 舞姿

悠然 ， 招式如仪……滨海江城 ， 百姓

娱乐， 多姿多彩。

大江奔流 ， 日月不居 。 发源于南

雁荡的鳌江 ， 流经近百公里后在平阳

与龙港的汇合处进入东海 。 它是浙江

的著名水系 ， 也是独流入海的最小水

系 ， 为全国少有的三大涌潮江 。 此江

西晋平阳建县时称始阳江 ， 又名青龙

江 ， 因海水涨潮时 ， 江口的波涛状如

巨鳌负山 ， 也因镇海压邪建有的鳌山

堂， 故演变为现在的鳌江之名。

作为母亲河的鳌江 ， 水系发达 ，

有运河 、 内陆河 ， 形成河网纵横的水

乡湿地 。 白沙河是有名的河渠 ， 已有

千年历史 。 这条不大的内河 ， 当年多

盐商往来， 有沙石生意人行走 ， 繁盛

之时 ， 两岸建有多个码头 。 千年以

后 ， 龙港一带的鳌江港口仍葆有活

力 。 白沙河有十里白沙路与其勾连 ，

百十米就有一座石拱桥 。 曾经的 “河

泥船 ” ， 如今已被电动机船所代替 ，

清水绿岸的现代风情中 ， 仍可见旧时

的繁华留存 。

这条穿行于龙港 、 长约七千多米

的河水 ， 见证商贸兴衰 ， 孕育人文故

事。 “十里白沙路， 明清半爿街”。 密

匝的榕树、 沧桑的垂柳、 亭亭的清荷，

掩映着旧时楼台 、 牌匾场馆 。 当年的

盐民暴动纪念馆 、 先贤祠堂 、 河畔凉

篷古道 、 滨海滩滩涂鱼虾……不时在

人们的记忆中复现。

晚清时期 ， 白沙里出了平民教育

家刘绍宽 ， 二十岁开始办学育人 ， 曾

东渡日本考察 ， 后与同乡 、 江北的陈

子蕃一道兴学乡里 ， 建 “白沙刘店学

堂”， 推行新学 ， 被誉为 “筚路蓝缕 ，

革故鼎新 ， ‘遍语乡人 ’， 推行新学 ”

的温州平民教育的先行者 。 他留下了

众多著作 ， 以 《厚庄诗钞 》 《东瀛观

学记 》 《厚庄日记 》 等闻名 。 当年 ，

他从这条白沙河远行 ， 归来后在白沙

河畔兴学重教 ， 如今 ， 他的厚庄 （刘

绍宽号厚庄 ） 纪念馆 ， 为人崇仰 。 鳌

江流域的人文风习强盛， 在宋代理学、

明清书画词赋方面 ， 代有人才 。 现代

数学大师 、 南开大学数学系创始人姜

立夫 ， 也出生在这里 。 当代著名数学

家 、 教育家苏步青 ， 也是鳌江北岸的

蛟龙镇人。

那天 ， 龙港的最后一晚 ， 夜观大

海 ， 感受明月出海 。 车子在暗夜中前

行 ， 一个普通的海边码头 ， 几只泊锚

的渔船 ， 透着点点星火 ， 零散地飘浮

在海岸。 夜风徐徐， 潮水舐舔着沙滩。

远方 ， 茫茫大海 ， 黑黑一片 ， 惟见天

幕明月高悬 。 预报说 ， 今年首次台风

“黑格比” 将在明天经过这里。

宁静深邃的大海， 此时风和水顺，

没有喧闹 ， 即使在涨潮时分 ， 潮涌潮

退 ， 见出自然的和谐共生 。 也许 ， 这

是台风来临的前兆。

海上明月共潮生 。 文士们咏叹自

然 ， 沉浸在美好的文学感受中 。 感受

这个新兴城市的一切———或大或小 ，

具体或抽象的印象 。 龙港 ， 遇到了发

展的好时机。

蛟龙欲出港， 好风凭借力。

“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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